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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普通话变调中的两个小问题

[摘 要] 教学普通话语音，碰上语音变化的问题，有时会感觉很麻烦。教学要避免繁琐，这完全正确，应该注意，但语音中某些变化现象，并非无故地产生，盲目地沿袭——并非全然无用。有些变化起着口头上修词的作用，是在语言材料(如词汇等)上面附加一点儿东西，使之发出生动的情采(甚至是区分语意)，这是词汇本身所不存在的，也就是所谓“语感”吧！现在不少人对汉语普通话的教学，喜欢探索语调问题。据我的领会，大家的探索，范围较宽，似乎不仅仅是一句话末尾音高的升、降、平、曲那种狭义的“语调”，可能还要求更多酌内容，用两个变调规律中的小问题，说明变调并非孤立的现象，它与儿化韵、轻重音等有内在的联系。教学中必须讲明这一灵活性，否则就要因为形式而损害语气感情的表达了。

[关键词] 轻重音；儿化韵；变调

普通话语音变化，如轻重音、儿化韵和变调等，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这里不必多讲。这里只想探讨一下变调方面的两个小问题。

 第一个问题是:迭字形容词，第二个字是不是一定要变阴平(第一声)?大家特别喜欢以毛主席的教导“好好学习，天夭向上”为例，询问“好好”一词为什么有人变，有人不变?应不应该变?不变行不行?

不错，确实有这么一条变调规律:迭字形容词的第二字不论是哪一声调，都要变为阴平（原字是阴平的，仍读阴平，就无所谓变调了）。但这样简单地、机械化处理，嫌其不够周密、妥当，因为马上可以举出一些反证，如“缓缓地流动”，“默欲地沉思”，“淡淡的白云，，“兰兰的晴空”，为什么并不变?

迭字形容词为什么要把一个字重迭起来？一般的解释是加强。加强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作用，用重迭形式表加强，如“宽宽的”、“深深地”就是“很宽”“很深”。但如上面的举例，“缓缓、默默、淡淡、兰兰”如只解释为“很缓慢、很静默、很淡、很兰”却不一定合适。相反，不但不是加强，反而是用重迭形式舒缓着语气，描写着沉静、平稳……一另外，如“方方的面孔”“弯弯的清渠”是用迭字描写着喜爱的感情，决非“很方、很弯”。因此，在读法上就要分别处理了，也就是说，有的要变调，有的不应变调。

阴平是一种高平调值。普通话的描写声、势的词，如“稀理哗啦”、“轰隆隆”、“忒儿楞楞”、“忽悠一下”、“滴溜溜乱转”等，都用阴平调读出，借高亢的声音描写声音、动态的强烈、快速等。再看，不论是什么音节、声调的词语，当高声喊叫时，都会因语调升扬而接近高平调。因此，迭字形容词中的一部分，为了加强语感，第二字变为阴平，第一字为了使人们听懂，所以保留了原调，第二字是重复，没有保留原调的必要，就采用变调办法，一面再读为重音，使它又高又重，增加了这个形容词的强劲力最。

更有趣的是在一部分迭字形容词后附缀“儿尾”，变读“儿化韵”，如，’快快儿地”、“长长儿的”等。重迭是加强，“儿尾”是减弱（“儿尾”表温婉的语气，细、小、轻、微的事物、状态都加“儿尾勺，矛盾着的形式却同在一词中存在。这种迭字形容词多数表达期望、祈令或要求。"儿尾”表示语气温婉，是期望，而又酌留余地，是祈令而并不严厉、生硬，在要求中，"儿尾”预示着要求满足时的喜悦心情。这择的词，兼具重音、变调、儿化三重变化。这样的词，:一般不用来描写实际情况状态。试比一比下面的三组举例:

 雨，大大儿地下吧！(期望)

因此，大大地加强了信心。(实况)

老奶奶，您慢慢儿走！(祈令)

她小心冀翼地慢慢走过来。(实况)

这面旗要染得红红儿的。(要求)

红红的一张脸。(实况)

两两对比，上句重读、变调、儿化，下句除也要读重音外，不变调，不儿化。也许有人说。对于下句的“大大”“红红”同意不变调不儿化而“慢慢”却似乎也可以变调、可儿化。对，这就是这条变调规律的复杂性。大多数写实况的迭字形容词不变调，不儿化，但有少数的词又可变调，可儿化。例如:“我这不是好好儿的吗?”“远远儿地站着”等，都是写实况，但为数毕竞很少。随手可以举出的例。如“重重地打击敌人”，“狠狠地批评”，“远远地落后于群众”，•“小小的修补，无济于事”，“牢牢地记住”，“白白地跑了一趟”等等，大多是不变调，不儿化的。那少数例外，从“儿尾”着眼，还有个“十分口语化”和表示喜悦心情(如“好好儿”)以及“缩减程度”才使用“小字眼儿”(能够变"儿化韵”的词，曲艺界叫做“小字眼儿”，因为主要作用是形容其细、小、轻、微)的特点。“缩减程度”，例如“远远儿地”，“远远”重迭，是加强，但又加“儿尾”，是表示并不太远，和“远远地落后于群众”的距离概念是不同的。“慢慢”能用变调加"儿尾”，成为“慢慢儿”，主要也是用"儿尾，表示活动程度之微。更有力的证明，是决没有说“快快儿走过来，的实况的。

因此，我个人对于重迭形容词的变调向题有如下的看法:

1、不能一概变调。为了教学方便，可变可不变的就不变，在生活语言中，不变调也完全可以使人懂得，何必多费事，但经过变调，使语气感情表达得更丰富，那就是普通话语音中起积极作用的好东西，就应该保留，教学中予以重视。

2、附儿尾的必须变调。儿尾说明其十分口语化，又是期望、祈令、要求的语意的标志；描写实况而又附儿尾的，会有复杂的语感，也该相应地变调。(能不能附儿尾，初学普通话的人自然不知道，但有些文学作品，作者写出儿尾，通过朗读，学习普通话，就可做为依据)

3、不附儿尾的不变调。这徉的迭字形容词有两类:一类是不要加强语气，相反，在读说时要慢读，轻读，表现着安闲、宁静、舒缓……，一类是写现实状况的严重程度，读说时要快要重。

4、表示期望、析令、要求的语意的，如果书面上没有附儿尾，可不变调，读起来更有庄严感。“好好学习”就属于这一类。

总的说来，在教学上对重迭形容词的变调问题，我个人认为应该考虑学员掌握的困难，能不变的就不变，但十分有用的，还是要变，可按附不附儿尾来决定。

第二个问题是上声(第三声)的变调向题，关于上声的变调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值得注意的是“全上声”的使用须率极小，而“半上声”的使用烦率极大。上声的另一种变调，一般叫做“变得像阳平”，有的人把它叫做“升调半三声”， 这个称呼也很不错。在有的书籍中，叫它“直上”，实际也是“升调半三声”的意思，不过为了与“半上”“全上”同时讲论，两个字的称呼更简明而已。

这种变调为什么不说它就是阳平呢？通俗的教学，说是“变得像阳平”，也只是说“像”而并非就是阳平。应该认识到，这两种变调(“直上”与“半上”)都是上声调位内的变体。这样理解有好处，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变为“直上”或“半上”，它本身还属于读上声的字，使单字的调类系统保持不乱。“全上”虽然使用组率不大(只用于单念和词、句末尾。词、句末尾还必须没有后面紧跟上来的音节，如果词后面紧跟另一词，句后紧跟另一句，在语势盛迫的环境下，挤得它还是要变调的。处于句尾的，还必须不是强烈的下降语调，否则也要受到影响而变“半上”)，但“全上”毕竟是有代表资格的这一调位的典型。两个变体:“直上”和“半上”，都各有其环境，一般地说:“直上”处于其它上声字之前，“半上”处于“非上声”字之前。变化的条件是后面跟上来的音节十分紧凑。因为“全上”调形的特点是最长而有曲折，在一个音节紧接一个音节成串的急速前进的语流中，这样长而曲的调形是不容其从容、完整地读出的。长而曲的声调与长而曲的声调快速连接，后一个如不被另外的音节千扰，它就能稳定地保持原貌，但却排挤着前一个长而曲的声调，使之不可太长，不可太曲——因为时间不允许重复出现这样两个特殊的调形！于是使前一个上声字保留着“全上”调值高低度的起点和终点，但却缩短，扯直，那就很像阳平的调值了。说的人，听的人对于，是不大在意的，特别是讲普通话的人，习惯把四声分别念为平、升、曲、降，各有特色，升的，反正是阳平，说它“变得像阳平”并无不可。不过，从理论上，最好认为它是“直上”，是“全上”的变体，这样容易讲得通。否则就无法解释:三个上声字相连，如“展览馆”等，第二字既变为真的阳平，第一字在阳平前为什么不按规律变半上而变直上呢！现在认为它不是真的阳平，就好说话了。

至于“半上”呢，“半上”211,是“全上”的前半截而又稍稍拖平其余尾。“半上”在阴平、阳乎、去声、轻声前出现，这是由于后面的音节跟上来，压上去，挤掉“全上”214中后半14这个尾巴。这个尾巴为什么这么脆弱易掉?通过录声仪的音波形象来观察，才使我们更清楚。原来“全上”的调形214是前半21相当长，后半14相当短，夸张一点儿说，是个低降调最后附个上升的小尾巴，也不为过。因此，这个上升的小尾巴就很容易被后面的音节吞吃了。

“直上”和“半上”比较，“半上”只是丢掉一个小尾巴，是“全上”的小变化，“直上”由曲折调变为上升的直调，是“全上”的大变化。为变化的等级(面貌差异的大小)排排队，是:全上变半上变直上。一般人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的，其实是小有变化的“半上”。“变得像阳平”(直上)这样的大变化，才被人感觉出来。所以如对一般人说:“全上声”几乎不存在，他必定是愕然的。尽管他自己口里每夭不知说多少“半、上”，若让他单发一个“半上”调，却很困难，必然说“不会”，这是挺滑稽的事。这就说明“半上”是“全上”的小变化，人们浑然不自觉。但是它的应用却非常广泛。前头说过:“直上”处于其它上声字之前，那个上声字如是夹在句中，其实已非“全上”而是“半上”，那就是说，“直上”总是处在“全上声”字(在语句中的“全上声”字极少)和“半上声”字(在语句中“半上声”字极多)之前。“半上”则处于“非上声”之前。这个“非上声”，不但包括着阴平、阳平、去声、轻声，有时还包括变化了的“直上”。这是个特殊倩况，不能说与前面讲的规律抵触。这一点必须细讲一讲。

有不少人提出一个问题:“纸老虎”一词中的“纸”，为什么读法不一样?有人变得像阳乎，有人不变，到底哪个对?

所谓“不变”，其实是小变化的“半上”，但是一般人并不觉得。“老虎，的“老”，按规律，在“全上声”“虎”字之前要变“直上”，而“纸”在“老”前，按规律本来也该变“直上”。但实际上决不能这样机城地按声调处理，还必须顾到词意。“纸老虎”的逻辑重音必在“纸”，这个词是毛主席曾经和“活老虎、铁老虎、真老虎”对着说的，是和“死老虎、豆腐老虎”并提的。“纸”必须加重音量，既是逻辑重音，自然同时延长了音节，这样，就要隶稍稍保留着“全上”的原貌，可是在下一音节的排挤下，不变又不行，结果就是小变化的“半上”了。肯定地说:读这个词，只能变“半上”，变为“直上”是不对的，因与词意不合。由此得出一条结论:照变调规律该读“直上”的，遇到特别重音，还必须让位与“半上”。由此例说明，“半上，也有时在“直上”前出现了。连同上面说过的，句尾的字，如遇上强烈的下降语调(表肯定、承诺等语气的)，“全上”也要变“半上”。这说明了“半上”应用的范围之广。

讲了两个变调规律中的小问题，说明了变调并非孤立的现象，它与儿化韵、轻重音等有内在的联系。教学中必须讲明这一灵活性，否则就要因为形式而损害语气感情的表达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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